
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一十四期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编者的话：本文是胡耀邦外放陕西主政时的一篇讲话。时值社教中期，毛刘关

于运动性质之争在“二十三条”里已经表面化，毛以“两条路线斗争”“、“整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否定了刘“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判断，并开始纠刘

之“偏”。而陕西，恰是刘少奇掌控之西北局辖地，胡耀邦的履新其实就是履险。 

自“桃园经验”以后，面向基层的四清运动日益严酷，西北局更是变本加厉，

左风劲吹，百业萧条，人人自危。对这样的局面，胡耀邦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

全盘推翻，只好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得饶人处

且饶人。不唯如此，还要时不时把毛的话祭出来助阵。 

在当时的背景下，做到这些，已属不易。十几年来，执政者疲民殃民运动不

断，苛是常态，宽是例外。四清运动，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整

肃，无论目标向上或向下，都是又一轮的苛政。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

矛盾。胡耀邦显然没有扭转乾坤之力。 

即便如此，陕西的干部群众依然感念胡耀邦——一个胸无城府、与人为善之

人，一个体察民瘼、实事求是之人。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了善政，松绑减

压，化解戾气，解放干部，与民休息，恢复生产……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捅了马蜂窝： “解放干部”不就是要翻案吗？你要是对

的，那整人的人不就错了吗？进而言之，四清运动不就错了吗？“与民休息”和阶

级斗争背道而驰，“恢复生产”与“民主革命补课”也不相符。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未



得毛刘任何一方的“中央精神”神髓，哪边都靠不上。更何况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

怎么能容你这么横插一杠子？  

结果是干一百天事，挨一百天整。直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好在有人救

驾，才捡回了一条命。对比后来那次“生活会”又是何其相似！ 

胡耀邦这次外放陕西，有人认为是功绩，有人认为是前科，这且不论，就说

他这次陕西的“百日维新”和改革开放后的主持新政，倒是有线索可寻，且一以贯

之的。至于两次的结果，要说是命，那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而是这个党的命，

这个国家的命。 

时至今日，似可认清“四清”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都已证明“左”的暴政的根子，

并非只是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否则，只要“右”一点即可摆平。耀邦在“四清”中做

了，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做得更卓有成效，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连命都搭进去了。

历史说明，“左”的暴政的根子应在于体制。只有改制——铲除专制体制，建立宪

政民主政治，才是沧桑正道。 

 

 
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的一次讲话

（1965.1.22）  
 
（注：本文是时任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胡耀邦，

在陕西省委工作会开始时的讲话。） 
 
守一同志让我提前讲一点问题，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加班加点想了一下，有些问题没有

想清楚，来不及和常委同志商量，因此，只能讲个人的意见。 
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一个时期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看法，点上也好，面上也

好。第二个问题，要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搞得更好，最根本的一环是什么？就讲这么两条。 
一、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看法 
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全面的看，要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



的，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要肯定一切，又不要否定一切，不要绝对化。还是文件上的八

个大字：“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这个办法就是一分为二。毛主席号召我们，对一切事物，

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我看，我们对这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采取一分

为二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究竟成绩大还是缺点大？还是毛主席几年来经常讲的：就全党来讲，任何

时候，我们的成绩都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二十三条”是这么说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

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

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

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讲，全党全国来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成绩的，成绩是

主要的。 
我们陕西前线的情况如何呢？我的意见，成绩也是主要的。我很注意榆林专区同志的意

见，米脂、吴堡、神木的同志说：“当前的形势很好，歪风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单干风基

本上煞住了。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干部革命积极性有了提高；秋冬的生产

劲头大，征购任务完成得好。吴堡县反映有几个公社一个秋冬完成了全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任

务，有的队现在还在打坝，农村的业余学习，文化活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成绩他们是充分

肯定了的。大概别的组也把成绩充分肯定了。肖纯同志给了我一个材料，对前一段工作的估

价，成绩很大，归纳成六条：第一，初步发动了群众；第二，涌现了一批骨干力量；第三，

发现了不少问题；第四，解决了一批问题；第五，抓了生产，促了生产；第六，锻炼了一批

干部。关中运输公司，去年第一季度亏损了二十七万，社教以来，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两个

月不仅弥补了以前的亏损，年终还上交利润五十八万元。这一条，我的意见，要大表扬。不

是说将功补过？（守一同志：报纸登第一版。）登第一版。过补了还有余了，把过补了还超

过了，那还不登第一版哪？还有八八四厂，建厂以来年年没有完成任务，去年前三季度也没

有完成任务，十月开展社教后，经过工作组发动广大职工抓生产，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计划

百分之三十以上，从而第一次完成了全年计划。今年元月产品、产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又作了开门红。没有搞加班加点吧？可要注意哟。（守一同志：这可以充分看出社教的威力。）

成绩我觉得讲够有好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哪里来的？一条是中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

第二条是西北局的领导督促、帮助。第三是大多数干部坚决积极响应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这

个号召。我说这么讲好，因为可以鼓舞广大干部，可以肯定广大干部、广大积极分子干革命

的积极性。就全省来讲，这个成绩要充分肯定。这是一分法。 
另一分法，有没有缺点？我说肯定有，这是实际工作中间产生的一些缺点，有些地方可

能大些、多些，有些地方可能小些、少些，要作具体分析。全省来讲，我的意见是这么两句

话：“实际工作上有缺点，思想上的缺点大于实际工作上的缺点。”实际工作上产生的缺点有

哪几条或者叫主要有哪几条？我没有想清楚。我的意见，请大家摆一下，有啥说啥，归纳清

楚，我觉得有好处。有的同志把大家意见初步归纳起来有五个（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已经受到了损失的）：第一个“双开”，“双开”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急了一些，多了一些，

有些可能重了。我们是六百六十三（有人说：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三哪六百六十五？这

是一条。第二是矛盾上交多了一点。就是打击坏人四千二百多，可能里面有些可抓可不抓的，

特别是抓了一百六十多个干部、教员，还抓了三百多职工，两项一共四百多，主要的是去年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抓的。因此，矛盾上交的多了一点。第三是点上、面上（包括面上夺

权的地方）斗争的面、打击的面偏严、偏宽，有些地方有点乱。我很注意刘端芬同志（省委

宣传部长）关于文教部门的发言（咸阳组的第二号公报），讲了很多中学的小学的问题。文

化部门要搞文化，搞“武化”太多了不行。文化部门那么集中，那么敏感，青年人又多，这



个材料值得注意。希望各组再看看这个材料，我不好念。现在地富出身的学生很孤立，“小

地主”、“小富农”也叫起来了。有好几个县，还提出在学校各个组织中树立贫下中农学生绝

对优势。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三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

你又没有看见人家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

设公堂。怎么能这么干？同志们，苏三起解那个沈雁林都不敢这么搞嘛，他还要勾结县长干 
嘛，我们有些人可以私设公堂，那是达赖的办法，达赖是个官嘛。这个不行，这样要搞乱的。

我讲的很严了，但是他已经搞了，你们区别一下，也不要搞得他们又紧张。现在这个话也很

难讲喽，轻不得，重不得。第四条，贫下中农开会，要求贫下中农代表要求得很不适当，对

广大群众伤了感情。第五条，由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政策交代得不好，还死了一点人，多

死了一点人。完全一个都不死，恐怕困难喽，我的意思是死的多了一点，我们全省死了两百

多吧，（守一同志：点上）面上呢？（守一同志：面上没有统计起来）合起来有没有三百呀？

（守一同志：有）三百，多了，两百也多了，一百也多了。同志们，死人这个问题我们要注

意一下。他命都不要了嘛，表示他绝望了。主席为什么讲给出路呢？“给出路”那三个字讲

得好，如果人相信他有出路，人们会给他出路，他就不会死了。把面上也统计一下。我觉得

实际损失还不算大，因为就是这五个数字嘛，死三百，开除六百，捉了四千，斗的面多宽？

可能也有千把了，还有，贫下中农伤了感情的可能也有几千喽，恐怕三四千，心中有数，就

是那五个数。我们是两千零七十万，所以，实际上损失不算大，现在还不算大，这个估计恰

不恰当？好在我们搞的面小，后来还收缩了一下子，还有些地方还没有开始动手，剑拔出来

了，拔剑张弩，还没有开始交锋。  
但是，思想上的偏差，我觉得大于实际工作上的偏差。再进一层分析，思想的偏差是什

么？我看主要是两句话：叫出现了一种认为大多数干部不好，都要换，都要斗；大多数工人

和贫下中农不能依靠，或者叫实际上不能依靠。一个群众，一个干部。这种想法，我说是很

危险的想法。这种想法，如果再发展下去，发展几个月，或者三个月、半年，我们可能出现

一个比较大的偏差。我们实际工作中，就可能采取一个冒险政策。冒险，也是主席过去讲过

的话，产生冒险政策，可能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我想，如果发展下去，要脱离群众，

要引起混乱，就要使大好形势受到挫折。所以，有些同志有忧虑，（守一同志：忧虑——担

心）有些同志看出这个问题来了，我说是对的了，是不能责备的了，他想事情嘛，他开动了

脑筋嘛。那么，正是在这么个关头，毛主席，毛主席他早就看出来了，他为了打通大家的思

想、老是不放大家走就是了。他开始第一次讲话，第一天（就是十二月十四号）就提这个问

题。说是不是一手发动群众，一手教育干部啊！许多高级干部没有听他那一套。因此开这次

工作会议一步一步打通我们的思想，开了一个月，一次比一次严。同志们，主席英明伟大呀！

在关键的时候，实际工作上已经出了点偏差但还没有出现大偏差的时候，就来教育我们。我

看这也是主席的领导艺术。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尝到一点苦头，但是又没有出大的偏差，赶

快开会，这是最好的教育人的办法，最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不要埋怨，将来我们一想，晓

得我们这一段还有缺点，还有危险性，对我们许多好干部有教育作用。有两面的经验，有正

面的经验，有反面的经验。这反面经验，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那是很有说服力的。主席英明

在这个地方。针对性我看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要防止“左”。同志们讨论时不是说“二十三

条”有伟大的意义吗？我看也在这个地方。昨天，中央决定，“二十三条”采取印成布告的

办法，每个支部两份。“面上的工作指示”就不会要了的。昨天，我们副秘书长连夜就印，

大号字派排（守一同志：每一个大村子都可以贴到）公开贴嘛，怕什么。你不是讲放手发动

群众嘛，依靠群众大多数嘛？你们又不依靠啦，你那个理论和实际连不起来。这个办法好啊！ 
同志们，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为了泄气，目的是为了我

们坚决而清醒地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健康地发展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二十三条”

上讲的：“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省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上，产生这么多缺点，特别是思想上产生这么多缺

点？我说也是两分法，一个是我们坚决积极是好的，头脑不够清醒是不好的。形象的说法，

我们坚决是够了，清醒是不够，坚决有余，清醒不足。主席经常告诉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

革命精神，而且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做冷静的促进派。这个话，我们现在

看起来很重要。我把你们催得紧，催得急，你们就挡不住，不敢挡。我的意见，现在要抓住

一个标兵，抓往延安的雷德盈。他讲了两句话，他不同意延安前几年社教基本上打了败仗的

提法，不同意以反右为纲。这个话是对的。我说因为他讲了这两句话，我们这次会议要树立

这个榜样。同志们，这个好啊，在这个风头上敢讲这两句话，不容易。一九六二年，大家都

讲一片黑暗的时候，只有军队罗瑞卿、韩先楚、杨得志、许世友讲了不同意见。我听主席那

个话听了十几遍了，他抓住这个重要关头表扬他们几个人。我说这个责任不怪你们。 因此，
我同意澜涛同志讲的，这个时期发生的缺点，下面不要检讨，由西北局、省委负。（赵守一

同志：主要是省委的责任）绝对不要层层检讨，由西北局、省委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因为我

们指导思想上，一个时候不大清醒，你们挡不住嘛，你们也不敢挡嘛！但是，我也希望你们

对省委也两分法，一个还是坚决革命的，还有几个暂停，不管怎么样，我看还是对的。抓人

上除了现行犯以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还要说一下，现在集中训

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

看。如果我们交代了你们没有办，将来我们可要抓你们的辫子哟。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

家。怕什么呢？我们对康泽就放假嘛。（守一同志：春节给他们放假，“二十三条”给他们看）

其中有情节不同，有些还没有查清楚。就是犯了错误，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不

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嘛！“啊哟！妈妈，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过年呀？”

他妈妈说：“你爸爸呀，那些革命积极分子不许他回来呀！”这就把孩子得罪了。比如他有一

个老太太七十岁，过年的时候会问：“我那个娃娃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啊？”她媳妇告诉她：

“你的儿子犯了错误了。”“犯错误不好，承认嘛！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呀？”你看看谁都不

同情，人民不同情，老太婆不同情，娃娃不同情。同志们，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国

家允许美国战犯家属来探亲，还给他住北京饭店。这是他家属的问题，不是他本人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要想清楚，有付清醒的头脑。（薛焰同志：机关干部过年不要回到社教的地区

去，这一条是不是也开禁？）取消。机关干部过年不要回到社教地区去，这一条要取消。我

们到处搞隔离，我们把他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什么大好形势，一手大好形势，一手凄

凄惨惨。哎，我讲得过分了，我是说必须纠正这个办法，这种办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我们思想上发生这么一些偏差？有些同志说，我们有片面性，有些同志讲，我们

不敢说、不敢顶。我看情况不一样。片面性这个东西是难免的，你说我们这些同志完全没有

片面性？我这个人的片面性很多，今天的话里就有很大的片面性。片面性也有大、中、小之

分。你说不敢说？你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在省委挨斗，你写到主席那里去，

可能把你表扬。我说，我们避免犯比较长期的、比较大的片面性。办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

们的片面性犯得比较大呢？两三个月还不觉悟呢？三四个月还不觉悟呢？或者一年还不觉

悟呢？根本原因，没有吃透两头，一头吃透中央的、主席的，一头吃透情况。最主要是要吃

透主席思想那一头。真正对主席的思想有个全面的了解，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大片面性、大

偏差我看可以免。因此，我说我们还是对主席的思想系统了解得不够，坚决按着主席的思想

办事的信念还不够，我觉得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最关键的问题。 
一、下最大的决心，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 
要下最大的决心，按主席的思想办事，就是要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学习和坚持毛泽东

思想。我加了个“坚持”，坚持很重要，单学习，不坚持不行。不是半心半意地学，而是全

心全意地学；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不是单号召一般干部学，而是

我们领导干部带头学；不是一时坚持，而是始终坚持；不是一事坚持，而是事事坚持；不是



一次坚持，而是反复坚持。这就是豁出去了。学习而不坚持，我看也可以套用主席的话：等

于没有学。学，而不坚持，有什么用？持，持而不坚，等于没有持。 
学什么？坚持什么？就当前、一个时期来讲，主要的（我不可能讲那么全，凑嘛，三个

臭皮匠……，我们这有三百个臭皮匠，大家来凑）是学习和坚持下面六个问题： 
1、学习和坚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讲：

“全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是国内，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是国外，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主席好几次讲，他说他讲了十几年了，我

们许多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回什么事情，思想准备不足。为什么思想准备不足？就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不少同志是模糊的（有一个时期我也是模糊的），

甚至很糊涂。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许多同志长久弄不清楚，我也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

义不是有一个长时期吗？要消灭阶级和三个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主要矛盾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依靠

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谁？团结中农同其他的劳动者，其他的爱国者。反对谁？向

谁专政？反对已经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党的复辟企

图。这一段话说矛盾的性质，“二十三条”上谈矛盾的性质，主要的是让我们领导干部（支

部以上）必须讨论清楚。 
民主革命时期矛盾我们清楚得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

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使我们广大人民知道社会主义时期，把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

义这两个口号，要做到家喻户晓。这有伟大的动员作用，使我们全党、全民有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方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势力。这就

可以管几十年、百把年。 
办法是什么？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我的意见还是主席在第一

个“十条”上讲的话：“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改造人”。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提得很高的。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

向着正在向我们作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

处分人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惩办是为改造人、改造社会服务。毛主席在第一个“十

条”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这些资本主义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

大运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宣统皇帝。标兵是皇帝）。我们共产

党的本事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如果我们弄清楚了，

我们不是为处分人而处分人、为惩办人而惩办人，是为着改造人，而对有些人必须采取惩办，

才能改造得过来。我讲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惩办，惩办、处分是为了教育改造他，我们把这

个目的、根本政策掌握住，我们就好办了。我们国家的地富反坏右，将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清理出来的坏干部，新旧合起来，一共几千万，你送给谁呀？送给美国约翰逊去？送给修

正主义去？我们也送不出去。主席讲，人是最宝贵的财产，人就是劳动力，又是反面教员，

留下来，改造。同志们，我讲这个话，你们不要以为以后干部有错误你们不要斗，还是要斗，

斗也是为了改造他。有些人那么坏，不斗改造不了。我举个例子，武功薛固街大队支部书记

康正逊、大队长陈景玉为首的投机倒把集团，几年来牟取暴利七万五千元，还贪污集体资金

一万多元。如果他主动检讨，主动退赔，开那么两、三千人的大会检讨和斗争。对于一部分

人用斗的办法、法办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样我们就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2、我们要学习和坚持主席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一分为二的思想。 
“二十三条”上第二十二条：“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

分析。”不要把问题“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任何事情都加以分析。主



席批评的很严，批了两个批语（批徐寅生的那个你们已经看了）。过年那天主席批了一个批

语，给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弃到九霄云外，连一些

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这些人也沾了个光，看了

一下。所以形而上学，不要把自己除外，谁除外就可能犯大错误。还有主席批徐寅生同志的

讲话批语讲：“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这是指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我看也泛

指我们的老革命、老党员。毛主席讲，霸着茅房不拉屎，这个很明确、很尖锐，也很诚恳。

对任何事情都要加以分析，我们可不要搞静止的办法去观察解决问题。一条最好的办法就是

领导大家往前看。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三个：过去、现在、将来。有过去的事，有

现在的事，有将来的事。我们要立足于现在，面向将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

意思现在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事情讲不清楚。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安康民主革命补课不是反复了好几次吗？我主张你们停下来，现在不要争论这个问题，你们

要放下心来。安康的土改究竟怎么样，社会主义教育搞完以后，用事实去做结论。否则的话，

你们现在提心吊胆，争过来、争过去，将来又要承认错误，又变，这个不好。我在北京听到

过一个笑话，有个时期搞了个特务，头上写“特务”两个字，后来一查“不是特务”。后来

又一查，“不”字加个“之”，“还”是特务。特务——不是特务——还是特务。你慢一点嘛！

有些事情不要匆匆忙忙的。生产上，有些问题上，比方救灾，那你就不能慢腾腾的了。有些

事，这个“有些”就要分析。有些事情没把握，有些事情有把握，当快的快，当慢的慢。什

么事情可以快，什么事情可以慢，也是两分法，不要孤立、静止地看问题。最重要的是领导

大家朝前看，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这可是一分为二，实际工作上很重要的东西。要求

大家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将功补过，从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我

觉得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往前看。

主席的哲学思想很多，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对我们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是这两点。 
3、学习和坚持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这条很重要。 
主席特别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要依靠

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要把政策交给他们，交给群众、交给干部，要

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这个是正面讲的。中央

就是将“二十三条”印成布告，直接交给群众，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主席讲得很严。

主席一月三号有个讲话，他讲现在我们许多人不会搞群众运动。过去我们比较会搞一些，原

因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压迫在前面，敌人压迫我们。他说过去几千人、万把人的煤矿，一个党

员都没有，有一个就可以闹大革命。粤汉铁路一个党员都没有，可以闹二七大罢工。安源煤

矿就去了少奇同志一个人，开始办夜校，办了三个月就闹罢工，反对国民党。我们过去会革

命，现在搞这么多人，不会革命了。他说，我的意思一是不要孤零零地去读文件，二是不要

人太多，三是不要那样去扎根串连。一下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没事就散。不是讲从当地的

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吗？毛

主席一九四三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的群众路线，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相结

合，领导骨干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就是做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主席抓住了二十个材料，

写出了“十条”，抓住大寨，就一般号召；抓住大庆，就一般号召；抓住我们这几个月的成

绩缺点、经验教训，搞出个“二十三条”，就是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

大群众相结合。（不只是群众，而是广大群众）。现在我们实际工作上没有解决什么是领导骨

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我冒叫一声，我觉得这个问题点上没有解决，面上也没有解

决。骨干、积极分子要不要？要，任何时候都要。领导者要依靠那些先进分子，团结、提高

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作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人的话，

情况也是他们供的，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实际上当成哑巴，当成



阿斗。同志们，我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

人心惊胆跳，工作组走了以后，要出大危险。主席不赞成这个办法。究竟积极分子干什么事

情，起什么作用，广大群众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主席是不主张开小会

的，他觉得一个生产队开会，群众脸皮扯不破，他主张几个生产队联合起来，一次解决一个

问题、或者两个问题。要宣布政策，打通思想。积极分子你可以领头讲话，他讲了，你就可

以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赞不赞成他讲的？群众里面有公道的，如果他讲赞成了，但是吓得

发抖，那你就要考虑考虑，那是假赞成；如果“这个讲得好，赞成！”那是真赞成。你工作

组要站在旁边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观察中有分析。有些积极分子是假积极分子，可害人哩，

“我说这个，你们说是不是？”他吓唬群众，群众躲着你讲“对”、“对”，这还不应该引起

你的注意？你可不能上当啊！有的群众就高高兴兴，是真赞成，“那个老汉讲得好！讲的我

们的心里话，我赞成”，那就可靠了。所以，究竟积极分子，领导骨干怎么同广大群众相结

合，我觉得还没解决。二、三年来，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交心的话，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

方法不行。我担心我们这样做，可以把好积极分子也搞坏，搞得他们包办一切，他们将来又

办坏事，把风也带坏了。他们不晓得走群众路线。我们不晓得使领导人、骨干分子同广大群

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我很有意见。我今天讲话，带点情绪。我提议，我们的地委、县委，首

先是省委，注意很好地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讲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我讲不清楚。但是，

我考察的现在有的做法是埋下了炸弹。这不是什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积极分子怎么同广大

群众结合，他怎么搞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主？积极分子不是高高站在群众的头上，而

是要按毛主席说的，站在群众中间，代表群众的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特权。我觉得我们有

些地区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我也可能讲冒了。就是不是主席的方法。我

觉得县委以上的同志在一个时期内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研究得不好，将来四清、评审阶级，

对干部都会处理不好。我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办法，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交换意见，

要交代政策，反复交代。一个大队就几十个干部。“社员同志们，你们觉得你们大队这五十

个干部谁最好？”头一天开会就讲这个，可能不做声。“你们不做声？党中央讲的，毛主席

讲的，干部有四种，一种好的，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问题多的，一种性质严重的。分四种你

们赞不赞成？”社员就考虑了。“毛主席讲的对，可以分四种。”但谁是好的，他可能不讲，

不讲那就散会。过了几天又开会，“你们想通了没有啊？谁是好的？”可能有人讲了，张三

是好的，“你们赞不赞成？”如果大家一下就鼓掌，那确实是好的。同志们，我们群众路线

怎么走，评审阶级怎么评审，我的意见不要造紧张空气，把大家找来，你是中农，你可以不

划了，平心静气，你必须补划，为什么你补划？你干了什么什么事，但你将来还可以去掉。

我声明，我现在讲不清楚。我总觉得我们要把群众路线走好，按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我觉

得四清可以搞得好，全部审定阶级也搞得好。谁可以补划，谁可以不补划？四类干部怎么分

法？有的同志要我们划个杠杠。好的什么标准，比较好的什么标准，问题多的什么标准？同

志们，这个杠杠我们不能划，谁也划不好。划了杠杠你无非是拿几条杠杠去套，把群众的手

捆起来，“你赞不赞成？”他假赞成。我就这四个大杠杠，你们比较，大家比较，大家同意，

大家办，错了大家负责。所以有些杠杠不能划，为什么反对烦琐哲学？因为它把正确的事，

办成坏事。还是要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讲不清楚啊。 
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人，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有人说群众赞成打人，我不相信。某些人主张打，多数人可能不主张打。在这个问题上，我

也不是土包子，因为我也搞过两年半土改。土改时我们也看过很多人诉苦，诉恶霸的苦，说

“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话，我就要揍你呀！”他还是缩回去了，他不敢打。你把政

策交给他了嘛！有了政策，大多数群众是懂理的。土改时我亲自参加过许多这样的斗争会，

我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所以，说全体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说禁止了打人就泼了群

众的冷水呀！我觉得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反对群众打人，反对群众体罚，就脱离了群众，



我觉得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我不赞成这个逻辑。有许多生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什

么叫威力？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我说真正的威力，是用毛主席思想，党中央政策武装了群众，

真正按照中央政策办事的群众运动，才是威力。按毛主席思想、党的政策，摆事实，讲道理，

是最大的威力。我们的“九评”，我看比原子弹威力大得多。吓人、骂人、打人、抓些人，

拿绳子捆得紧紧的，那是什么威力呀？表示你害怕他。一个犯人你把他捆起来就算了，还要

捆得死死的肉都捆烂了，还得给药治。同志们，有些老头子，他就站在旁边看着咧，啊哟！

人民政府捆人哩，捆这么历害啊！他先不从阶级分析出发呀！同志们，我们这些东西以后都

不要。毛主席亲自领导公安部门，对犯人不要虐待嘛。我们党讲原子弹都是纸老虎嘛，你那

个打人不叫纸老虎，叫什么老虎？我说纸老虎也算不了，算纸蚂蚁。我的这个话你们不要去

传，这是个形象的说法。我们群众路线不是这个。什么叫声势？政策就是声势，马克思主义

就是声势，别的都是纸老虎，都是没有作用的东西，都是许多群众不同情的东西，或者大部

分群众不同情这些东西。摆事实，讲道理，就是威力，“二十三条”就是最大的威力。 
4、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民主作风，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有

健全的民主制度来保证它。 
这个问题，“二十三条”的二十条讲四大民主，“学习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

财务民主，军事民主。”二十一条讲工作态度，“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

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主席十二月二十八号同我

们讲了一通，讲得非常厉害，我把这一段向你们说一说。他说：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有些同志天天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些同志只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军队老

早就有三大民主，有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他说，为什么要军事民主呢？就是因

为我们遇到了困难，碉堡打不开。中央苏区有次一个碉堡打了半年没有打开，他就找了一些

班长、排长来谈，排长、班长就给他讲意见，所以他对这有深刻的印象。按照他们的办法一

搞，后来碉堡就打开了。就是没有做瓦解工作，碉堡里面的人害怕全部杀头。主席不是讲好

话坏话都要听吗？他一边念文件一边讲，他说：好话爱听，这个不成问题，问题就是坏话不

愿意听。陈毅元帅插了一句话，他说听坏话不好受。主席又说，那一年七千人大会，我就讲

过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说不是下级的干部不好摸，而是我们这些人更不好摸。老党员哪，

老资格呀，疮疤揭不得呀。他又念文件：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他一边念一边解释，

他说这个比较困难。他说，这没有关系嘛，你听嘛，听人家讲完嘛！他说，世界上有一种人

专门训人，不是对话式、交谈式，而是训话式。他说，我历来主张讲话一不要鼓掌，二不爱

听就可以打瞌睡。我讲话你鼓掌，你打扰了我的思想嘛！至于你讲得好不好，人家不愿意听，

还是保养精神好嘛。他说，我们还有一种人，在同志中间使人害怕。在同志中不要那么凶。

他说，凡是使人害怕的人，大概他手上的道理不多。他说，过去我们军队里面有些连长，他

不讲民主，他只有三条办法：一是骂人，二是打人，三是关禁闭。他除了这三条办法，就没

有别的办法，没有说服的办法。他说，还有个对待逃兵的问题，逃跑了就算了嘛，过去有的

地方硬要捉回来，有的捉回来还要枪毙。他说，真是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要逃哩？就是受

不了你这个气嘛，在你这里混不下去了嘛，他没有兴趣嘛。他说，逃兵一不要捉，二不要枪

毙。他说，捉回来也可以咧，但不要枪毙。还要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饭，给他吃猪肉。如

果他吃了猪肉还要逃，他讲也可以。不逃了，你就呆下来。用骂人的办法，打人的办法，捉

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反正是他积极性不高。他这个地方讲的兵，讲的贫下中农的咧，因

为过去当兵的都是贫下中农，雇农嘛，是阶级兄弟嘛，这个地方你们就要把它分析一下，不

是对坏干部不要了，是讲阶级兄弟嘛。同志们，讲民主，听反面的话，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

要。 
能不能听进去坏话，错误的话，反对的话？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要过硬啊！军队

打仗得过硬。我说我们陕西的党，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军队不



叫做硬工夫吗，要有过硬的本领。在接班人的五条上，不是讲了这个吗？要学会作善于同大

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我这一条很差， 现在跑来当代理第一书记，“湖南蛮子”
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我看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一个纸

老虎，不对就向我提意见嘛。我这一条还是可以的。这个人爱跑，到处转，县上、哪个地方

都要转的。有问题提嘛，不怕，怕什么，抓住真理嘛。在这，附带讲了一下我这个人的毛病。 
5、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思想。 
你不是为人民服务，你损害人民的利益，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

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我非反对你不行。同志们，这个不能马马虎虎。我看要设法惩治，

坚决反对，批评、斗争，含糊了要吃亏。有些事上面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了，要你办这个事情，

你拖了三个月还不办，那还能行啊！那不行。你做官当老爷，讲话自己不准备，秘书写稿，

匆匆忙忙拿上去，丢了一页没有带，还给秘书发脾气“你怎么搞的！”你做官当老爷，到了

这个程度也可怕了吧！同志们，陶铸同志在北京讲了个笑话，他说，一个人念他的报告稿，

把改良“土壤”念成改良“土坏”，把“才子佳人”念成“才子住人”，念不下去了，说这个

稿子写得不好。同志们，这样做官当老爷，怎么能行！你文化低，不要紧，先准备一下嘛，

也可以找人帮助嘛。我们这个省有没有？有了就得要“将军”，那样马马虎虎还行哪！  
原则性问题，要抓住，不要害怕，当讲什么，那不能来自由主义，当讲则讲，当批评则

批评，当揭露则揭露，当斗则斗，该撤的撤。但是，要搞灵活性。小问题，要原谅，不要斤

斤计较了。他改正了就要宽大处理。他在组织范围内讲的话，叫“三不”主义喽，讲错了也

不要处分，也不要抓辫子。他在党的委员会上讲的话嘛，你就不要处分他，是小问题嘛！他

积极改正了嘛，那就允许人家改正嘛。这个就得灵活性了。 
这里牵扯到我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们将来民主革命补课，怎么补法？不是说我们民

主革命不彻底吗？将来究竟补划多少？我的意见，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就是十几年来老

实劳动的，没有作坏事情的，不要补划了。补划的量，以县为单位，决不要超过百分之六、

七、八。毛主席讲：“树敌太多，对人民不利。”请你们记住主席在这次会上讲的这个话。（守

一志：剥削人口讲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除过他的子女）那是呀，讲他本人。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你们不是说面上人太少吗？你们在小组会上有强

烈的反映和要求，我说要抽回一些人去面上工作。有些事情要当机立断，有些事情要从容处

理，这个都是多谋善断，当机立断，从容处理，都要区别情况。这些都是主席的思想。 
6、学习和坚持主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指导思想。 
拿到我们工作上来说，拿这个思想来对待我们今年的工作，对待明年的工作，我主张在

战略上采取乐观主义，战术上面扎扎实实，一抓到底，抓住不放。扎扎实实雷厉风行，抓住

不放，一抓到底。我们的生产今年能不能搞得更好？现在向我们陕西全党提出这么个问题：

是悲观，还是乐观？工业生产也好，农业生产也好，文教也好，财经也好，我主张是乐观的。

搞点乐观主义。因为条件好。第一，有“二十三条”，第二，中央准备支持我们两件事情：

一个是多给我们几万吨化肥（已经答应给三万吨，加上西北局分配的八千吨，一共三万八千

吨）。另一个是中央今年准备减少我们点负担，征的任务不减了，购的任务减。我们去年全

省产量八十六亿斤（守一同志：现在又长了，八十七亿五），是不是？啊！不要满打满算，

我赞成八十六亿，因为人家留点余地，我们留点也好嘛，八十六亿，征购了十七亿。省委已

向中央写了报告，今年我们只征购十三亿。去年我们确实有灾，七十五天下雨。我说三条：

化肥增产三亿，减掉我们负担四亿，天气如果正常，增产四亿，加上我们鼓足干劲，再搞三

亿，八十六亿加十亿，不是九十六亿嘛，再少征购四亿。十四亿，一千八百万农村人口，平

均口粮多得了八十斤。多得了八十斤口粮，猪子发展不起来？冬天修水利没有劲？造林就容

易了嘛。一个抓粮食，一个抓棉花。同志们，棉花一抓，假设我们努力搞到二百万担，就比

去年增产四十万担，正产品、副产品就是四千万元钱。四千万元钱买肥料呀，今年冬天分配



呀，我看心情舒畅，或者心情比较舒畅。总之，在战略上应该是乐观的，条件换了嘛，“二

十三条”，中央的支持，西北局的领导，还有，干部又回去一些。悲观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毛主席刚讲了“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你还悲观哪？我主张你们县委的同志回去讲话要挺起腰杆，纵观全局，今年相当有把握，有

希望。主席经常讲这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同志们，消极话不能讲得太多呀！

我同意守一同志的意见，消极话讲得太多了，你的头低一寸，他的头就低一尺。我的意见，

有中央的政策、中央的领导，有过去的基础，我觉得今年我们有条件争取一个好收成。这是

我们从战略上讲。 
从战术上讲，我们谨谨慎慎，扎扎实实，要多谋善断，要多酝酿，要抓住几个主要关键，

把今年的生产，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打上去。关键有几个？请你们考虑考虑，我说不清楚，

但是有这么几条，我首先提个纲。 
第一条，号召我们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领导生产。除了老弱病残，大家都去参加

生产、研究生产、领导生产。工厂里边就是这样的。参加生产的调子不要太高，一天参加两

小时也好。你只有参加生产、研究生产，才能领导生产。 
第二条，继续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省上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我主张各个县今年夏天

再开第二次，扩大的，号召贫下中农带头搞生产。你不说开了一次吗，再开第二次嘛。可以

以公社、以县为单位再开第二次，再开扩大一点嘛，（守一同志：吸收一点中农里边的积极

分子也可以）开劳模会也可以嘛。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号召他们带头搞生产。妨害生产的

坏人坏事，也可以揭一揭。 
第三条，号召有错误的干部将功补过，号召好干部功上加功。 
第四条，及时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表扬先进。生产搞得好的要树标兵，比、学、赶、

帮。哪有那么多假劳模？有假劳模，有真劳模，劳模是客观存在。还有许多新劳模，把它调

查出来。哪一个公社搞得好，哪一个生产队搞得好，要登报，及时表扬先进。学习呀，必要

的现场会要开，扎扎实实的现场会要开。 
第五条，要有计划地提拔和交流一批干部。提拔一些扎扎实实，朝气蓬勃的革命干部。

我的意见，这条要公开讲，交流一批干部，提拔一批干部。你不早讲，他没有思想准备。交

流干部，提拔干部，也是主席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反复讲了的。这个不要含糊。我的意见，越

讲的早越好。主席讲，我是湖南人，开始在湖南革命，以后蒋介石一赶就赶到陕北，胡宗南

一来，我又搬家，就搬到北京。他说，同志们哪，哪里不可以革命嘛。我们现在有些同志，

只愿意在本县革命，不愿到别县去，这个不好。思想要打通。我主张我们的干部，将来到南

方（有些干部，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去）。到马克思那里他问你到过南方没有？你说没有，我

就是个北方人，人家会说你为什么地方观念那么重。大丈夫嘛，四海为家，开阔眼界。我这

个人到处流窜。陕西出了个李闯王，他到处闯，走了多少地方，好得很嘛。那个人，开始是

有本事的。我们连李闯王都不如啊！他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民主人士，他就敢闯。我觉得

这个好。我觉得交流干部，还要提拔一批那些朝气蓬勃的。这一条不能动摇。我说不是再树

一个标兵吗？韩城的那个是不是，说搞得比较好嘛，说就是骄傲一些。骄傲一点，他有点本

事嘛，就让他骄傲一下嘛。我说，对骄傲也是两分法。同志们，咱们应该同他打个招呼喽，

他有点本事才能够骄傲嘛。真有本事的人不骄傲。满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满瓶醋，不晃

荡，一点醋也没有，它就不响，“一穷二白”嘛。这也是两分法。同志们，有本事这一条不

要轻视。现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地方可能有点苗头，有点偏差。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要在党的、毛主席思想底下，搞好工作的原则底下，在这个大前提

下，团结起来，全党一股劲，团结起来。什么个人意气，什么不同意见，不要紧嘛。有小意

见，有争端不要紧嘛。在搞好工作，争取今年的大丰收，在这个大的前提底下，在人民利益

的原则底下，团结起来，个人有些意见，有些争端，是不可免的，但是，不能妨害团结。 



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讲，因为时间不多。搞好今年的工作，我提的比较空洞。我讲的

就这么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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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九年前，也就是 2004年，我因为要给外公白瑞生编辑一本怀念文集，采访了很
多人，这些人大多是我外公当年在陕西工作的领导、同事以及朋友。林牧先生就是其中被采

访的一位主要人物，因为外公当年担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时，林牧先生也任陕西省委副秘书

长（似乎还兼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秘书，或是省委研究室的副主任）。林牧先生记忆力

好，思想超前，文笔犀利，自然成为我经常采访的对象之一。当问及 1964年到 1965年胡耀
邦在陕西工作的详细情况，以及与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矛盾发生经过时，林牧先生

从书房中取出两大本打印书稿，嘱我详细阅读。这两大本打印的书稿详细记录了 1964年陕
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后，中央委派胡耀邦到陕接替工作，自 1964年 11月 30日就任
至 1965年 6月 20日离开西安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胡耀邦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给中央的汇
报、报告提纲，以及后期西北局、陕西省委揭批胡耀邦的会议记录、发言以及胡耀邦的辩解

和检讨，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胡耀邦共在陕西 202天，其中工作 100天，受批判 100天。他在工作期间，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宣传群众，敢于大胆发表意见，敢于大刀阔斧、拼命地做工作，把“知天命”的

年华、智慧、精力、才干全部奉献出来，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政策、新办法、新措施，

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指示。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却认为胡耀邦“右倾”，在

安康等地所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所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在接

下来的日子，西北局批判他的调子越来越高，先后迫使胡耀邦做了五次检讨，内容从检讨《电

话通讯》逐步扩大到胡耀邦到陕西以来的“工作错误”。1965年 3月，西北局要求将胡耀邦
在写避居会议上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央，并加发陕西全省各市、地、县委，进一步将批判胡

耀邦的情况公开化。胡耀邦被批得大脑蜘蛛网膜炎病发，住进医院治疗两个月，出院后，刘

澜涛仍不肯放过，继续组织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扩大范围批判胡耀邦。当时叶剑英和张爱萍

来陕考察军事工作，看到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叶剑英私下询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
方整人吶！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叙述了一下经过，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
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
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 1965 年 6 月 20
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胡耀邦离开陕西后，批判继续升温，陕西将

原有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线”划为西北问题的黑根子，具体又整出了“胡

（耀邦）、赵（守一）、李（启明）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的

工作人员和支持他们观点的一批干部打成“黑帮”，在文革初期时就被以“文化大革命文教

系统干部学习班”的名义秘密关押，改名换姓，要揭发和批判自己和所熟悉的人的“反党言

论”。 
这段惊心动魄而鲜为人知的历史，后来被有心人记录，根据当年的各类历史资料，写成

了《自古英才多磨难——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纪实》，并将这部书稿的打印稿送给林牧先生审

阅，我有缘得到一套，拜读之后深感这部书稿的珍贵，于是推荐给《往事》，希望通过《往

事》，使得更多人能知道这段历史。 
                              2012年 5月 17日 


